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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间人格、
压力对生命意义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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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摘要：以 ５８６ 名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多重任务取向量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青少年生活应激事件

量表和生命意义问卷，探讨大学生时间人格、压力对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时间监控观、时
间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压力与时间监控观的交互作用显著，表现在高压力下，时间监

控观对意义体验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意义体验；多重任务取向没有影响；（２）时间价

值感、时间监控观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寻求；压力与时间价值感的交互作用显著，表现在高压力

下，时间价值感对意义寻求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压力和多重任务取向对大学生意义寻求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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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时间人格是个体对时间情境稳定的适应倾向及能力特征，其主要功能是适应时间情境并影响身心健

康［１］，相关概念自提出开始便强调其适应功能。 比如，在该领域上，国外研究者长期关注同一时间内人格的

“多重任务取向”（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和“单一任务取向”（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 其中，多重任务取向被定义为：喜欢

在同一段时间内投入到多个任务之中，并认为这是完成任务的最好方式；在一时间段下倾向于同时进行两项

或两项以上的任务，并且可以在任务之间进行灵活的转化；单一任务取向则相反［２］［３］３。 该取向上的差异被

证实为稳定的时间使用特征，存在广泛的文化和个体性差异，适应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组织情境。 国内，黄
希庭教授首先提出时间人格的思想，并着重在时间管理倾向和时间洞察力方面进行了持续的研究［４］。 其

中，时间管理倾向个体在运用时间上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

效能感三个维度构成［５］，被证实对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有显著影响作用［６－８］。
目前，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时间以及时间人格对幸福感等积极状态的影

响［９－１０］。 比如，在多重任务取向与幸福感的关系方面，有研究者主张时间洞察平衡，有的则倾向于时间人格

与情境的匹配［１］。 范翠英等人的研究则发现，时间管理倾向中的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情感平衡，同时也能显著地负向

０９



预测其消极情感［９］。 然而，这些研究多关注的是幸福概念中的情绪维度。 事实上，理论界对于幸福感还有

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的衡量，即意义感［１１］，它也成为学界区分享乐取向的幸福（ｈｅｄｏｎｉｃ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和完善取向

的幸福（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ｃ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重要指标［１２］。
关于生命意义的内涵，Ｓｔｅｇｅｒ 在融合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意义的两维结构，包含了生命意

义的认知维度和动机维度：其一为生命意义的体验，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生活中领会和获得意义的程度，伴随

着个体对个人生活目的、使命以及首要目标的确定感；其二为生命意义的探寻，指的是人们努力探索和思考

生命意义的程度［１３－１４］。 国内外研究都已证实，二者为相互独立的概念［１５－１６］，其相关关系受到文化、年龄、个
体开放性等因素的影响［１７］。 其中，由于未来时间洞察力的差异，老年人相对于青年人，其意义体验与意义寻

求呈现更大的负相关，而与积极情绪呈现更大的正相关［１８］。 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压力和创

伤在给某些个体带来持久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可能促使另一些人探索并获得更加深层次的意义感［１９］，压力

与人格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对生命意义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综述，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设定为身处大学情境的青年学生，首次探讨时间人格中的多重任务取

向和时间管理倾向对于大学生生命意义的体验、探寻的影响，并考虑压力在其间可能起到的调节作用。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随机抽取成都市三所高校大二、大三年级的大学生 ６２０ 人为研究对象。 剔除无效问卷 ３４ 份，得到有效

问卷 ５８６ 份，有效回收率 ９４．５％。 其中，男生 ２３７ 人，女生 ３４９ 人；来自城镇 ２３８ 人，来自农村 ３４１ 人，未提供

者 ７ 人；大二 ４３５ 人，大三 １５１ 人。
（二）研究工具

１．多重任务取向量表

采用 Ｂｌｕｅｄｏｒｎ 等人编制的多重任务取向量表（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ＩＰＶ），该量表包括 １０ 个题

目的五点量表，得分越高代表多重任务取向越强［２－３］。 起初该量表是用于测量组织环境是否为多重任务取

向的环境，后来将量表中的主语由“我们”改为“我”，用于对个体多重任务取向的测量。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在国内外研究使用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 本次测量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７３。
２．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ＭＤ）由黄希庭、张志杰编制［５］， 共 ４４ 个题项，
由“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五级评定， 包括三个分量表： 时间价值感（ １０ 题） 、时间监控观（ ２４ 题）
和时间效能感（ １０ 题） 。 量表在国内大中学生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表现出良好稳定的信效度。 本次测量中

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０．７２，０．８７，０．７０。
３．生命意义问卷

采用 Ｓｔｅｇｅｒ 等人编制的生命意义问卷（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ｆ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ＬＱ）） ［１３］中文版，量表包含了生命

意义体验分量表和生命意义寻求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 ５ 个题项，共 １０ 个题项。 量表在国内外使用中表现

出稳定良好的信效度，本次测量中的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０．８４，０．７６。
４．青少年生活应激事件量表

该量表为刘贤臣在综括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所扮演的家庭、社会角色

编制的，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在国内各项研究中表现

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２０］１０６－１０９。 量表根据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感受进行评定，共包括 ２７ 个条目，涉及人际关

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 ６ 个方面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得分越高表明应激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根据最近一个月内的情况填写。

（三）问卷施测

本研究的主试为研究者本人，对所有被试进行集体施测。 施测前，统一宣读指导语。 被试回答完后，由
主试当场收回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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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三　 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多重任务取向、时间管理倾向（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与时间效能感）、压力水平及生命意义（意义

体验与意义寻求）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见，多重任务取向与生命意义的体验、探寻均无显著相

关，而时间管理倾向中的三个维度（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与时间效能感）与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均呈

现显著正相关；压力水平与意义体验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意义寻求无显著相关。
表 １．时间人格、压力与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多重任务取向 １

２．时间价值感 －０．１２∗∗ １

３．时间监控观 －０．０７ ０．４１∗∗ １

４．时间效能感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７０∗∗ １

５．压力水平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４１∗∗ １

６．意义体验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５６∗∗ ０．５３∗∗ －０．３１∗∗ １

７．意义寻求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１∗ 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下同）。

（二）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对时间人格的回归分析

首先，考察时间人格诸特征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探寻的直接预测作用。 分别以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

寻求为因变量，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外的各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第一层纳入性

别、生源地、年级，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自变量采用强迫法进入；第二层将时间人格的四个维度（多
重任务取向、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与时间效能感）同时纳入，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入。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对时间人格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Ｒ Ｒ２ Ｒ２ 变化 Ｆ Ｂｅｔａ ｔ

回归 １ 生命

意义体验

第一层：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８４

　 　 　 性别 －０．０１ －０．３０

　 　 　 年级 ０．０８ ２．２０∗

　 　 　 生源地 －０．０２ －０．５７

第二层： ０．６０ ０．３６ ０．３６ ６３．５２∗∗∗

　 　 　 时间监控观 ０．３７ ７．７８∗∗∗

　 　 　 时间效能感 ０．２９ ６．１０∗∗∗

回归 ２ 生命

意义寻求

第一层： ０．１５ ０．０２ ４．０４∗∗

　 　 　 性别 －０．０３ －０．６９

　 　 　 年级 －０．０６ －１．５０

　 　 　 生源地 －０．０８ －１．９４∗

第二层：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３．６３∗∗∗

　 　 　 时间价值感 ０．２０ ４．６０∗∗∗

　 　 　 时间监控观 ０．１５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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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见，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后，时间人格中的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生命意义的体验，且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的探寻。
（三）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对时间人格、压力及其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虑压力的影响，同时考察时间人格、压力及其交互作用对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的影响。 分别以

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为因变量，对人口统计学之外的各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进行分层回归分

析。 第一层纳入性别、生源地、年级，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自变量采用强迫法进入；第二层纳入压力，
自变量采用强迫法进入；第三层将时间人格的四个维度（多重任务取向、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与时间效

能感）同时纳入，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入；第四层将时间人格的四个维度与压力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自
变量采用逐步回归进入。 结果见表 ３。

表 ３．生命意义的体验与探寻对时间人格、压力及其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Ｒ Ｒ２ Ｒ２ 变化 Ｆ Ｂｅｔａ ｔ

回归 １ 生

命意义体

验

第一层：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９２∗∗∗

　 　 　 性别 －０．０１ －０．３４

　 　 　 年级 ０．０８ ２．３９∗

　 　 　 生源地 －０．０２ －０．４８

第二层： ０．３２ ０．１０ ０．０９ １５．７０∗∗∗

　 　 　 压力 －０．０８ －２．１５∗

第三层： ０．６１ ０．３７ ０．２７ ５４．５０∗∗∗

　 　 　 时间监控观 ０．３６ ７．６５∗∗∗

　 　 　 时间效能感 ０．２５ ５．０３∗∗∗

第四层： ０．６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４７．７９∗∗∗

　 　 　 时间监控观×压力 ０．０８ ２．２６∗

回归 ２ 生

命意义寻

求

第一层： ０．１４ ０．０２ ４．００∗∗

　 　 　 性别 －０．０２ －０．０５

　 　 　 年级 －０．０６ －１．４１

　 　 　 生源地 －０．０８ －１．８６

第二层：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３．０２∗

　 　 　 压力 －０．５０ －１．２７

第三层：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１．６４∗∗∗

　 　 　 时间价值感 ０．２０ ４．４１∗∗∗

　 　 　 时间监控观 ０．１６ ３．４８∗∗

第四层： ０．３４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０．４８∗∗∗

　 　 　 时间价值感×压力 ０．０７ １．８０（ｐ＝ ０．０７）

　 　 由分析结果可见，对于生命意义体验，压力起到显著负向预测的作用，随后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仍

然起到显著正向预测的作用，并且时间监控观与压力的交互作用显著。 为进一步解释交互效应，根据回归方

程分别取压力为正负一个标准差作简单斜率检验（Ｄｅａｒｉｎｇ ＆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６）。 结果表明，当压力较小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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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监控观显著正向预测意义体验（ｂ＝ ４１，ｔ ＝ ４．１３，ｐ＜．０１）；当压力较大时，时间监控观则更加显著地正向预测

意义体验（ｂ＝ ．６４，ｔ ＝ ８．０２，ｐ＜．００１）。
对于生命意义寻求，压力没有显著预测作用，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起到显著正向预测的作用，并且

时间价值感与压力的交互作用呈现边缘显著（ｐ＝ ０．０７）。 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压力为正负一个标准差作简

单斜率检验表明，当压力较小时，时间价值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意义寻求（ｂ ＝ ．２１，ｔ ＝ ２．０３，ｐ＜．０５）；当压力较

大时，则更加显著的正向预测意义寻求（ｂ＝ ．４５，ｔ ＝ ４．６９，ｐ＜．００１）。
四　 讨论

（一）时间人格、压力对生命意义体验的影响

Ｋｉｎｇ 等人曾详细分析，认为一个人体验到生命意义时的状态，即个体能在生活琐碎和分分秒秒中感受

到其背后更大的价值，能超越看似杂乱的日常事务感受到一种目的感和连续性［１１］。 本研究首先发现时间监

控观能够对生命意义体验起到显著积极的影响，并且在高压力作用之下，该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时间监控观

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通过一系列外显的活动（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结果检查

等）来体现。 换言之，具有高程度时间监控观的大学生能够明确个人目标，制订系统可行的计划，进行很好

的时间规划和分配并适时积极调整，最终保证了自己大学生活的目的感和连续性，很好地体验到生活的意

义。 在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的时候，这种能力保证大学生坚定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免受影响，从而在对生命意

义的体验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相反，缺乏这种能力的大学生，可能很容易在压力和挫折面前放弃或任意

变更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丧失生活的目的感和连续性。 其次，本研究也证明，时间效能感对于意义体验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即便在控制了压力影响之后，仍然如此。 时间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利用和运筹时间的信

念和预期，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估计，更体现个体对自己整个时间管理

过程的主观感受，因而对意义体验保持稳定的影响作用。 另外，压力对于生命意义体验起到显著负向的影响

作用，这应该与压力对个体既定连续性计划的干扰有关；它可能使得个体疲于应付、被动行事，因而意义感降

低。 最后，本研究发现，在大学生活情境下，青年学生的多重任务取向对生命意义体验没有影响。 一方面，大
学本科生的生活情境比较自由宽松，较之于工作情境属于“弱情境” ［１］，因而可能不存在与环境匹配或者适

应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该取向对于青年人而言确实缺少意义体验上的功能。 这需要后继跨情境、跨
年龄段的比较研究作进一步探究。

（二）时间人格、压力对生命意义寻求的影响

Ｓｔｅｇｅｒ 等人将生命意义寻求进一步解释为人们建构或者探究自己人生意义、目的和使命的意愿与积极

性，以及为之付出努力的程度［１７］。 在一些理论中，它被视为心理健康状态的积极信号，代表着人类本能、健
康的追求，激励人们寻求新的机会和挑战，促发个体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历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组织。
而在另一些理论中，它被视为是适应不良的一种症状表现，仅仅出现在个体需要无法获得满足，意义感降低

的时候。 Ｓｔｅｇｅｒ 等人则认为，意义寻求可能源于不同的动机，进而与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结果相关联。 特别

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意义寻求可能意味着个体在整合自己一生经历的过程中遭遇实质性的困难甚至失败；对
于青年人而言，意义寻求是其发展同一性和世界观的自然、健康的过程。 从文化层面上而言，已有的对日本、
中国等集体主义文化下被试的研究均发现，生命意义寻求与体验互为独立概念的同时又呈现正相关（这在

本研究结果中同样得到证实），即二者在西方文化下呈现的体验—寻求关系模式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并不成

立［１６－１７］。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人更具有辩证思维，倾向于以循环递进的方式在持

续的探索中不断获得生命的意义。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的青年学生而言，意义寻求应当被视为在意义感方面

的一种积极、健康的动机维度。
本研究结果中，首先，时间价值感对生命意义寻求起到显著积极的影响，并且在高压力作用之下，该促进

作用更加显著。 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包括对个体人生和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稳定

的态度和观念，对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 有结论认为，看重时间的人可能并不是感到轻松的个

体；珍惜时间、看重时间并不能增加人们的积极情感体验［９，２１］。 而从本次研究结果看来，高程度的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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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却可能使得个体不容易满足于固有的时间运用方式，从而保持对时间价值和生命意义最大化的永恒追求。
同时，它也使得个体在压力和困扰面前更强调通过对新的、超越性的生命意义的探寻，包括从压力本身之中

去获得意义的方式，满足自己对时间利用最大化的要求。 由此可见，它并不是与个体的幸福感、积极的生活

状态毫无关系。 其次，时间监控观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也起到显著积极的影响，在控制了压力影响之后，作
用也仍然显著。 这说明，高程度的时间监控观不仅仅让青年大学生在坚定执行计划、达成连续性目标的过程

中保持高的意义体验，也使得他们更愿意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人生，通过递进式的目标设定和规划不断追求更

高远的生命意义。
另外，多重任务取向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也未发现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是否仅仅是在大学情境和青年阶

段下的表现，还需要后续更多研究去回答。 此外，压力也未对意义寻求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它可能仅仅通过

与各种人格的交互作用发生影响。
五　 结论

（一）时间人格中的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且在高压力下，
时间监控观的作用更加显著；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意义体验；多重任务取向对生命意义体验没有影

响。
（二）时间人格中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寻求；且在高压力下，

时间价值感的作用更加显著；压力和多重任务取向对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寻求没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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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ＳＬＥＣ．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ｉｍ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ｆ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２）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ｉ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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